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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回顾产业空间基层单元治理理念的转型,梳理中国各地区产业社区的建设模式,基于对成都市

2 个产业社区营造过程和治理经验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讨论产业社区营造的主要维度和动力机制,以及

精细化治理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1)产业社区作为一种基于产业空间的基层治理单元,其建设在实

践中呈现多样化模式;(2)产业社区的总体营造涉及组织创新、空间环境建设、服务供给和主体性成长等

维度;(3)产业社区营造是在党建引领、政府配合、企业支持、居民参与下,多方共同协作的结果;(4)各
产业社区的产业类型、人口特质、环境基础和自治基础等因素,决定了其营造的重点内容和精细化治理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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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淤,这标志着中国

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相比于过去围绕工业发展和土地经营来扩张城市的思路,未来的城镇

化发展更加关注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要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

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 在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下,我国土地城镇化阶段大量兴建的各种开发区

和产业园区也面临转型升级,产业社区作为体现未来产城布局的创新空间模式而备受关注,全国各

地也开展了多样化的产业社区营造。 例如,存量土地有限、空间发展受限的上海漕河泾将建设产业

社区作为城市更新的工具,探索存量用地的盘活和优化[1];空间布局混乱、公共服务缺位的南昌经

开区将产业社区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改善城市环境的新战略[2]。 2019 年 10 月,成都市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简
称《规划》),这更是首次在政策文本中将产业社区界定为与城镇社区和乡村社区并列的三大社区

形态之一[3]。
与实践层面的丰富操作相比,我国学界对于产业社区的定位并不明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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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种视角:一是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产业社区就是将现代社区管理服务理念和促进产业

升级发展相结合,做强配套服务,利用优势资源,培育创新产业平台,从而将原有的工业园区转

型升级成为高端园区[4鄄5] ;二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或城市化形态,产业社区以企业的聚集为

基础,以产业员工为主要服务对象,兼具产业聚集与社区服务的特点,使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与现

代产业发展相融合,从而实现宜商与宜居环境共生的和谐形态[6] 。 第一种视角主要是将产业社

区作为产业发展的载体,关注新的空间组织成长能够促进产业的升级;第二种视角则将产业社

区放到整体的城市化背景下,考察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如何更好融合,显然更加贴近新型城镇

化中产城融合的理念。 但总的来说,两种视角都是从宏观规划的角度去设想产业社区的功能,
而忽略了其作为“社区冶的属性。

产业社区作为城市基本生活单元和基层治理单元,除了要配合产业发展、实现生产性功能外,
也需要组织辖区内的居民自治,整合社区资源、动员社会组织、商讨公益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实现

高品质的生活和高效能的治理。 本文将通过回顾产业空间基层单元治理理念的转型,进而梳理我

国各地区产业社区的建设模式,基于对成都市 2 个产业社区营造过程和治理经验的案例分析,进一

步讨论产业社区营造的主要维度和动力机制,以及精细化治理的影响因素。

二、我国产业社区的治理理念和建设模式

(一)产业空间基层单元治理的发展演变

产业社区虽然是一种新兴的发展模式,但如果从兼具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说,
我国产业空间基层单元的建设和治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大院冶和改革开放

以来大规模兴建的产业园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由于物资匮乏,在百业待兴而投资有限的情况下,要最大限度地组织安

排生产和生活,就需要一种能把居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管理统合在一起的空间组织形

式[7],也由于受到当时苏联在城市规划方面“社会浓缩器冶(social condenser)概念和中国传统院落

的影响[8],因此,形成了单位大院为职工提供工作场所的生产功能和基本服务设施的生活功能“职
住混合冶的空间利用范式。 在这种范式下,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内部形成了三个层次构成的

生活空间结构:一是具备较为完整的工业类、文教卫生类、行政类和基础设施类的单位空间;二是以

同质单位为主、相互利用商业和服务中心形成的单位群构成的低级生活圈;三是由若干个低级生活

圈构成的设施和服务更加完备的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7]。 作为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相结合、
具有“中心-边缘冶结构的单位大院是一个封闭性的院落空间[9],其封闭性同时体现在物理空间和

社会空间两个方面。 单位代表国家对职工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服务,单位所在的行业和级别决定

了其掌握的资源,以及能给职工提供的服务和福利的程度。 单位大院的围墙和大门是划分单位资

产责任和权力的边界,不仅使单位大院在资源和功能上成为封闭的空间,也塑造了隶属关系明确的

“单位人冶。 在基层治理上,形成了以单位为基础的身份制度,不同单位和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受

到限制,而在单位内部,职工之间相互熟悉和信任,成为类似乡村的熟人社会,在高度组织管控下,
基层秩序得以实现。

1979 年初,随着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建立,我国的生产型园区陆续在广东、福建乃至全国兴办起

来。 生产型园区的功能是通过统一规划、配套服务,使某一产业能够相对集中起来,节约管理成本,
产生规模效益,通常具有劳动密集型、土地依赖性和资源消耗型等特征[10]。 随着“单位制冶向“社
区制冶的转型,生产和生活空间相分离,社区变为一个纯粹的生活空间。 在工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

化时期,大量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的兴建,更进一步强化了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职住分离

的现象日益明显。 围绕招商引资和工业生产建立起来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以生产为核心,空间

89



吴摇 莹: 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产业社区营造与精细化治理 第 3 期

功能相对单一。 在产业园区范围内,一般不建立街道和居委会等城市政府的基层派出机构,而是建

立专门的园区管理委员会,按照园区的性质采取省、市、区直接管理的模式,围绕生产需求进行基础

设施和配套服务供给,并通过专门的政策和组织架构来协调人、财、物,培育市场、引入企业,侧重为

产业发展进行服务,而城市基层治理的行政化任务较少。 在职住分离的空间格局下,大规模的企业

工人也仅是在工作时间短期聚集在园区中,生活的交往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完全与之分离,是具有高

度流动性的陌生人。 因此,在传统的工业园区,作为城市单元的针对居民的基层治理和服务基本不

存在,主要是以企业为对象进行管理和服务。
而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构想,作为产城深度融合的基层单元,产业社区应当实现空间规划布

局更加优化、功能服务更加丰富、治理主体更加多元。 一方面,产业社区不同于普通城市社区,产业

功能是其社区生活的主导内容,因此,会更加注重空间上的产业汇聚和产业生态打造;另一方面,产
业社区也是产业和城市深度融合的空间,需要加强生活性设施的建设和社区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
当空间的功能变得更具复合性,人们的丰富社会关系也会得以生长,产业社区的治理才会从过去工

业园区以企业为对象转向以人为本,有效的基层治理就能够动员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多样化的社区

资源。 因此,从性质上来说,产业社区是具备生产、生活、生态复合功能的,以及以产业功能为主导

的城市基层单元,其总体营造包括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等硬件环境的建设,也包括基层

治理架构的创新、居民主体性的培养和多方参与共建等软件环境的完善。 表 1 归纳了从单位大院

到工业园区再到产业社区,我国不同类别的产业空间基层单元的特点。

表 1摇 我国不同类别产业空间基层单元的特点

类别 空间布局 管理组织
国家治理单元 居民生活空间

管理 服务 自治 协同

单位大院
职住混合,重生

产、轻生活
单位

完全 依 赖 性 结

构;单位代表国

家全面管控

由单位行业和

级别决定的服

务与福利

—
亲密、熟悉的

单位人

工业园区
产城分离,重生

产、无生活

园区管理委

员会

以招商引资为核

心; 以 企 业 为

对象

围绕生产需求

配给服务设施
— 流动的陌生人

产业社区

产城融合,生产、
生活、生态复合

功能

街道-社区

党建引领、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侧重产业兼顾

生活

居委会、业委

会、 居 民 议

事会

多 主 体 参 与

共建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产业社区模式多样化的建设实践

自 2010 年以来,产业社区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推进,但其建设模式实际上有着

不同基础和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佛山南海都市型产业社区为代表的专业镇街转型模

式;二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园区升级模式;三是以成都产业功能区为代表的集群新建模式。
1郾 专业镇街转型模式

由专业镇街转型为产业社区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我国珠三角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基地,以南海都

市型产业社区为代表,基本方式是从传统专业镇向产业社区过渡,实现产业与生活的相互融合。 在

经历了“户户点火、村村冒烟冶的乡村工业经济自由发展时期,以及工业产业园区建设阶段之后,珠
三角地区形成了多个产业集群的专业镇,如纺织镇、陶瓷镇等。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和产业结构新

一轮调整,粗放发展的专业镇也面临着规划建设混乱、功能结构分割、产业升级瓶颈和缺乏区域协

调机制等发展困境[11]。 2010 年 5 月,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启动“广东金谷·光电产业社区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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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首次在政府层面提出建设都市型产业社区。 当时的主要建设思路是:由传统的硬件打造更新为

软环境创设和营造,实施对企业和企业人的关爱,先后开发了金谷·光电产业社区、瀚天科技城产业

社区、平洲玉器街产业社区和天安南海数码新城为代表的一批都市型产业社区[4]。
以专业镇为基础营造产业社区,主要是依托和服务专业镇街的特定产业集群,将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的需求和现代社区管理服务的理念相融合,一方面,重点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服务外包业、文
化创意类产业和专业服务业等新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以企业员工为服务主体,
对产业社区空间进行立体式开发,加强生活服务配套,实现城市化转型,达到以城市化的社区培育

产业,以产业推动城市发展的双重目标。
目前,都市型产业社区形成了两种运营模式:“政府注资控股-租赁经营冶和“企业投资兴建-产

业转让冶,前者是政府或村集体注资控股成立企业建设平台,按公司法人市场化运作,村民按土地

入股比例分享租金;后者是企业投资兴建园区,通过售卖楼层吸引企业入驻,整合政府和市场力量,
政府将行政服务延伸至社区提供学校、医院、商店等社区配套服务,而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体实施

者。 从建设模式来看,以专业镇街为基础的产业社区还是侧重于将其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优先

进行平台建设,实现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的融合,但尚未达到产业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阶段淤[12]。

淤摇 按照谷人旭(2013)的观点,产城融合要实现四个方面的融合:居住与就业、产业与城市功能、产业化与城市化、
人与自然。

2郾 工业园区升级模式

以工业园区升级为基础构建产业社区转型主要分布在工业产业向园区化集中程度较高的大城

市,以上海工业园区的产业社区建设为代表,基本方式是在城市用地上由增量开发转向存量规划,
依托于工业园区原有大型国有企业资源,加强整体规划,提升功能的复合性、产业链的延伸和环境

的友好。
上海市有着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从中心城区到郊区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及市级、区县和乡镇级工业区。 2000 年以后,在“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

经营集中冶的政策下,上海的工业也逐步从零散分布转向集中优化,直至 2010 年,确定 104 个产业

区块[13]。 但是,传统工业园区的能源消费过高、环境污染严重、土地资源占比过大、产出效率较低、
城市管理滞后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针对中环以内分布的大量存量工业园区、以国企为主导

的工业园区大业主,上海工业园区的转型方式是将土地开发由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盘活城市工

业用地,将工业用地转型再开发,以工业园区为基础营造产业社区,并依托产业优势打造智慧社区。
例如,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内,依托国有企业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建有漕河泾仪电电子

工业区。 在转型改造的过程中,由上海仪电旗下的华鑫置业(集团)主导,打造为智慧产业社区。
一方面,将工业用地转型为科研用地,50%土地用于销售,50%土地用于企业入驻,引入谷歌加速器

与微软孵化器,形成以科技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另一方面,针对物业管理提供智慧管理,针对园

区客户和员工提供智慧服务,针对社区基础设施更新提供智慧产品,针对园区企业提供智慧产业平

台,从而打造全方位的智慧产业社区[14]。
基于工业产业园区向产业社区的升级,不仅可以促进地方产业升级、解决工业园区的固有顽

疾,还可以盘活存量资产、完善城市综合性功能,因此,被作为许多传统工业园区的升级之路。 而要

实现这种顺利升级,重点包括科学规划产业定位、合理规划园区功能组团、盘活土地资源、完善园区

的服务体系。
3郾 集群新建模式

通过集群发展的模式新建产业社区主要出现在有一定产业基础,但按照产业功能区布局全面

调整或重新规划原有空间布局的城市。 例如,成都的产业功能区,从营造城市的角度布局产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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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产业大生态圈。
成都市自“三线建设冶以来,一直有较好的电子工业基础,2000 年以后,更是形成了 21 个工业

集中发展区和 9 个工业点。 2017 年,成都市在产业兴城的战略下,提出了在全市统筹布局 5 个产

业体系、14 个产业生态圈、66 个产业功能区的三级协同支撑发展战略。 除此之外,在其《规划》中,
将产业社区作为与城市社区、农业社区并列的第三类社区单独列出,并制订了专门的社会发展规

划。 如果说专业镇转型和工业园区升级而形成的产业社区都是以产业发展为出发点、依托于原有

的产业基础的话,那么产业功能区则是以城市发展为出点,通过建设产业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功

能完善。 因此,在规划上,单个的产业功能区就是可以作为功能完备的城市基本单元循环自生,相
互联结起来的产业功能区又可以构成协同互补的产业生态圈。 通过 66 个产业功能区将整个成都

市囊括在内,实际上真正建构了产业与城市交织共生的产城融合系统[15]。
但是,这个构想要如何在产业功能区的营造过程中实现,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具体路径。 在一些

实践中,对产业功能区这一概念的操作还是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要么将其作为一种升级的工业园

区模式,甚至在服务配给上还是围绕产业优先布局各种生产服务设施,完全不提及生活服务[16],要
么就只是挂上产业社区的名,探讨物业管理、社区党建等城市社区的普遍性问题[17鄄18]。

从上述三种产业社区的建设模式中可以看出,当前,在产业社区营造中,专业镇转型和工业园

区升级的思路虽然强调了产城融合的理念,实际上还是更多地侧重于原有的产业园区在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空间优化双重压力下的产业发展转型问题,在治理的本质上还是没

有脱离工业园区的特点。 而关于成都产业社区的现有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讨论产业园区如何更好

地与城市区域性规划相结合、获取充分的配套服务,如何为城市化的扩张提供多元化的产业支撑,
但是却较少论及产业社区作为兼具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的基层治理单元,基层政府对其的管理

与服务,以及作为居民生活空间的基层自治与共同体认同。

三、我国产业社区营造与治理的案例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比较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呈现产业社区的治理特点。 一方面,社区治理涉及多类行动

主体,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呈现事件的逻辑脉络;另一方面,产业

社区的治理深受产业类型的影响,因此,选取不同产业类型的社区进行比较,能够更好地发现社区

治理中的共性问题,以及产业类型这一变量对于产业社区治理策略的影响。
在上述三种模式中可以发现,只有成都市在统筹布局建设 66 个产业功能区,以及城乡社区规

划发展中,对产业社区的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治理场景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构想。 根据其《规划》
对产业社区的发展规划,这类社区要在服务场景、文化场景、生态环境等 7 个治理场景中实现 23 个

治理目标(详见表 2)。
因此,本文在成都市选取了 2 个不同产业类型且治理较为成功的产业社区作为案例,2020 年

10 月—2021 年 4 月,分三次对其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研。 期间,访谈了包括成都市民政局相关工

作负责人、案例所在区和街道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产业社区干部等对象。 同时,也收集了成都市

与产业社区相关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
(二)案例说明与分析

1郾 现代种业园区产业社区:A 社区

A 社区位于成都市邛崃市天府现代种业园产业功能区的核心区,土地面积 2郾 85 平方公里,
2020 年 6 月成立,下辖 17 个居民小组,常住人口 6 338 人,实际管理人口 1 万余人。 天府现代种业

园是 2019 年全国首批 5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之一,园区规划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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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2摇 成都市关于产业社区治理场景和治理目标的规划

治理场景 治理目标摇 摇

服务场景

安居安心居住空间

全时贴心多元消费

品质教育在身边

看病无忧有保障

迅速反应护平安

文化场景

多元融合的文化活力

产业特色的文化符号

活化利用的文化资源

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生态环境

低碳环保的生产方式

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

多方参与的监督共建机制

治理场景 治理目标

空间场景

促进交往的公共空间

通勤顺畅的出行空间

集约有度的建筑形态

创业创新

活力互联的双创空间

资源集成的营商环境

高效优质的人才服务

融合治理

统筹多方的党建引领

双向互动的合作机制

德法兼施的治理方式

智慧社区
高效专业的服务平台

智慧社交的虚拟家园

设施和项目包括国家品种测试西南分中心(西南地区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四川种子质量检测中

心、四川种质资源中心库、作物育种基地、种子交易集散中心等。 该产业功能区主要覆盖邛崃市的

临邛街道、文君街道、前进镇、固驿镇、冉义镇、高埂镇 6 个镇乡(街道),32 个村(社区),其中,总部

区面积约 2郾 1 平方公里淤。 A 社区作为其核心区,是最早开始建设的地区,也是众多重点项目落地

的社区。

淤摇 https:椅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637231564846426926&wfr = spider&for = pc。
于摇 此类社区是把 2 个或 2 个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合并,经过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所形成的新的农民生产生活

社区。 在此类社区中,农民只是完成了居住的集中化,户籍身份和承包的土地均保持原态。

在社区营造方式上,A 社区主要是根据天府现代种业园区产业功能区的发展规划调整基层行

政区划、储备空间资源,进而在党建引领下创新基层治理架构,围绕园区生产生活提供针对性服务,
并且动员居民助力产业园区发展、开发活化本地既有资源,实现社区与产业园区空间上的有机布局

和功能上的产城一体,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发展空间。 原 A 社区是 2005 年由 Q 镇 Q 村与 D 社区(农村集中居住

社区于)合并而成,2020 年 1 月,在成都市行政区划改革调整的过程中,又随着原 Q 镇并入 L 街道,
A 社区也划归为 L 街道管理。 考虑到作为种业园区的产业社区,需要空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农

业实验用地,2020 年 6 月,L 街道 J 社区的部分区域与 A 社区合并,成为新 A 社区,进一步扩大了

社区的空间资源储备。 以“一库一院五中心冶为代表的种业科创空间已经陆续建成运营或开工,
2 000 余公顷的科研基地和 2 300 多公顷的制种基地也已建成。 在我国当前城市规划的框架下,产
业园区的规划涉及产业规划、园区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四个层次[19],A 社

区营造过程中的行政区划调整能够根据现代种业园区的特点,灵活调整规划,有助于后续产业、居
住、交通、休闲等不同功能空间的协调建设。

(2)发挥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架构。 在我国当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架构下,党建引领在

跨组织协调、为流动社会搭建治理网络、推动治理共同体成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推动多方主

体协同共治和提升基层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20]。 成都市的产业社区治理中也

积极运用此种制度安排:一是在产业园区层面,成立产业功能区综合党委,搭建以“产业社区 + 管

委会 +属地街道 +平台公司 +有关部门 + 行业组织 + 园区企业冶为主体的基层党建联盟,每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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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少召开一次党建联席会议,实现相关事项的沟通和落实;二是在街道层面,成立片区综合党委,
由 L 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任党委书记,重点驻区单位和 A 社区、F 社区、H 村和 M 村等周边村(社
区)党组织负责人任委员,统筹协调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和二级场镇治理事宜;三是在社区层面,
设立产业社区综合党委,选拔致富能手、发展能人进入班子,选优培强产业社区党组织队伍,扩大党

建向入驻企业和有关组织部门的覆盖,发挥党统筹多方的引领作用,构建区域统筹、条块结合、上下

联动、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团结凝聚多元主体参与产业社区发展治理。
(3)围绕产业园区生产生活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 产业社区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除了餐饮

住宿、休闲购物、文化娱乐等生活性服务外,还对产业政策、商贸金融、通信物流、教育培训等生产性

服务存在特定需求[19]。 为了精准匹配需求,A 社区有针对性地提供三项特色服务:一是行政服务,
促成邛崃市天府现代种业园管理委员会落地 A 社区,该管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代行功能区范围

内的土地开发、项目审批、编制规划等诸多职能,为区域内的企业发展创造便捷的行政服务环境,零
距离服务园区发展;二是金融服务,A 社区与产业园区所属的临近 3 个村(社区)———F 社区、H 村

和 M 村组成片区综合党委,下设资产资源管理合作社,统一调配各个村(社区)的资金和资源,将原

有集体土地统一流转给园区开发公司,获取的租金与分红算作集体收益,用于投资种业园区的项目

建设;三是生活服务,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反哺公共服务,资产资源管理合作社从集体收益中列支

160 万元,在 A 社区新建农贸市场、健身广场和人才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当地居民的商贸、休
闲、娱乐等生活需求。

(4)开发活化本地资源,参与产业发展。 在产业园区、田园景区、新型社区“三区共建冶的导向

下[21],天府现代种业园区也在产业功能区中积极植入特色小镇、研学基地、康养旅游等项目,为当

地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提供多元渠道。 A 社区的村集体和居民在天府现代种业园的建设过程中,通
过联农带农的“3T冶模式淤积极参与园区建设,既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公共服务等资源,
又分享了产业发展的红利。 针对农地,采用 ROT 方式,由集体合作社将土地集中流转给天府现代

种业园综合运营商经营,农户获得土地流转金、产业增值分红和薪金,种业园区获得项目建设用地,
目前已完成征地、租地约 150 公顷;针对农房,采用 BOT 方式,培育农商文旅体融合业态,做强种业

园特色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针对农户,采用 COT 方式,整合社区集体经济资本 230 万入股投资

产业功能区的“破土咖啡冶项目,农户与集体按比例获得投资固定收益,同时,组建劳务合作社,推
动社区 500 余人实现了就近就业。

淤摇 “3T冶模式:(1)重整-运营-移交(Reconstruction鄄Operate鄄Transfer,简称 ROT),是民营机构负责既有设施的运营

管理以及扩建、改建项目的资金筹措、建设及其运营管理,期满将全部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2)建设-经

营-转让(Build鄄Operate鄄Transfer,简称 BOT),是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
政府对这一基础设施有监督权、调控权,期满签约方的私人企业将该基础设施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部门;
(3)投资-运营-移交(Consult鄄Operate鄄Transfer,简称 COT),是从策划到运营的一站式托管服务,合作双方约定

运营期限,借助专业团队力量进行专业运营,期满后移交。

摇 摇 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基于农业种业园区高土地需求和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特征,A 社区

的精细化治理特色主要体现在:空间资源储备、基层治理架构创新、针对性服务供给和居民资源参

与动员。
2郾 电子信息产业园产业社区:B 社区

B 社区隶属成都市高新西区西园街道,位于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 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

是四川省打造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支撑,居成都 66 个产业功能区之首,也是成都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主支撑。 为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发展,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以既有龙头

企业或单位为依托,以生态圈建设为牵引,划片规划建设了 7 大产业社区,B 社区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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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区辖区面积 6 平方公里,拥有 2 个综合保税区、京东方(BOE)全世界两条柔性屏生产线之一、
华为 5G 技术研究所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 社区内无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7 万多名流动人口

集中居住在 3 个企业员工公寓院落内,采取社区工作站的方式进行管理。
在社区营造方式上,B 社区采取从提供软件服务,到改善硬件配套,再到培育自治能力的方式,

循序渐进、层层推进,通过凝聚人心和优化环境,进而建立社区关系网络,实现有效的企业动员和居

民自治,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1)提供针对性服务,凝聚人心、健全组织。 西园街道从创建之初就是一个产业街道,入驻了

大量企业而没有常住居民。 为了给驻地企业员工提供住宿,从 2013 年开始,西园街道陆续建设了

6 个规模和样式不一的院落,其中,最大的 5 号院有 9 栋楼,以 8 人间和 6 人间为主,最多的时候入

住了 2 万多人。 为了解决大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问题,起初每个院落建立了一个党群服务中

心和社区工作站,并配套了健身房、阅读室等活动场所,吸引员工中的党员到院落报到。 通过这一

方式,汇聚了 210 多名党员,成立了 20 多个党支部。 社区工作站开展了大量细致的针对性服务,例
如,就职于企业流水线的员工常年面临单调枯燥的工作,容易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员工公寓里大

量年青人的高密度居住也容易产生矛盾纠纷, B 社区专门建立心理驿站,为员工提供免费的矛盾

调解、心理咨询和法律咨询的服务;一些企业出于税收优惠的考虑招收了残疾人员工,B 社区将辖

区内 300 多个肢体残疾和聋哑人都安排在 5 号院进行特殊服务和照顾,通过阳光计划向街道申请

专门资金,为残疾人提供安全巡逻、疾病就医、无障碍出行等服务。 由于 B 社区一直没有常住居

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淤的规定无法成立居民委员会,在各个院落社区

工作站和党支部提供各类针对性细致服务凝聚人心的基础上,2020 年,整合原来 1 号、5 号、6 号院

相关组织和人员后成立了 B 社区工作站,该工作站以街道派出机构的方式承担普通城市社区所有

相关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完成了基层单元治理组织的搭建。
(2)改善社区生产生活空间,提升硬件软件水平。 B 社区正式成立之后,除了继续发挥好服务

员工的作用,还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推动社区环境的美化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改善。 例如,修
建清河生态公园、社区休闲步道,营造宜居空间;修建道路天桥、城市轻轨等,提升社区交通设施水

平;引入综合型商业场景、改造特色街区,打造综合性商业体,满足居民休闲娱乐需求等;二是加强

对企业的服务,提供企业需要的良好营商环境和制度,促进园区产业发展。 例如,将党建、工会和就

业三站合一,对劳动纠纷、商铺租用纠纷等矛盾进行调解,解决企业用人用地的后顾之忧;建立人才

工作站和修建人才公寓助力高端人才的招聘,建立人力资源、金融等交流平台;开展社区综合执法

净化社区环境,协调劳动纠纷稳定劳资关系;针对疫情期间中心企业资金短缺的困难,社区联合高

新区内的机构搭建了银行和企业金融交流平台,提供贷款支持。 通过以上措施,使得整个社区的物

理环境和治理效能得到显著提升。
(3)打造特色院落文化,建立居民自治体系,动员企业融入社区建设。 在软硬件环境都有所改

善后,B 社区将营造工作进一步放在加强社区认同、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和促进企业融入度上。 首

先,从居住在各个院落的企业员工中选举楼层长、楼栋长、院落长,建立起居民自治的“三长队伍冶,
在居民需求的收集、院落设施的改善、居民活动的组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动员企业员工对公共

事务的参与兴趣,并提供制度化渠道。 其次,充分发挥居民力量改善居住环境,按照不同特色打造

各个院落的环境和精神气质,形成“一院一品冶,加强企业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例如,将拥有居

民吉他乐队的 5 号院打造为“乐居吾苑冶;将有一支志愿者服务队的 6 号院打造为“爱莲六所冶;将
主要由企业高管入住的 7 号院打造为“智慧企居冶等。 最后,积极动员驻地的 150 家企业参与社区

建设,包括企业老总兼任社区党委委员、企业资源社区共享、企业资助社区志愿活动、企业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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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例如,华为 5G 信号的免费全覆盖)等。
针对大规模员工和高技术企业聚集的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特点,B 社区的精细化治理策略可

以概括为:聚人、营城和自治。 首先,凝聚人心,针对企业员工的特点提供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完成

基层治理组织的搭建。 其次,营造城市,改善社区硬件和软件条件,营造宜产宜居的物理环境和制

度环境。 最后,培养自治,通过培养居民自治骨干、打造特色院落文化等方式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促
进居民和驻地企业对社区治理的主动参与。

四、我国产业社区营造重点与精细化治理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社区营造的主要维度与动力机制

“社区营造冶(community building 或 community development)是联合国自 1951 年开始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的地区发展运动,旨通过地方社区自身的力量促进社区的协调整合和有效发展。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经由日本的造町运动,这一概念被宫崎清扩展为“人、文、地、产、景冶,强调从人、文化、
自然、生产和景观五大类资源着手,提升地区社会的活力和社区自治能力[22]。 1994 年,中国台湾

引入此理念之后,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社区总体营造冶观点,并围绕文创、赋权和参与三个维度分别

关注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决策方式和社区主体改造[23]。 近年来,这一概念也被越来越多运用于我

国学界社区发展的讨论[24鄄26],其共同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社区服务等方式搭建多方关系,促成居

民主体性和社区社会性的生成。
从社区营造的维度来说,其核心在于加强基层自我治理、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营造产

业社区如果只是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增设基础设施、丰富空间功能,那仅完成了“地、产、
景冶的建设,不过是升级版的高级园区。 更重要的是关注作为城市基本生活单元和基层治理单元

的产业社区,在组织、空间、服务和主体性方面的层层推进。
1郾 搭建灵活的基层治理组织框架

组织的再造在社区营造中具有重要作用,不论是将国家的基层治理体系延伸到社区,还是组织动员

居民的协商和自治,都需要首先完成组织框架的搭建。 在案例中,我们看到 A 社区构建了“产业功

能区综合党委-街道片区综合党委-产业社区综合党委冶三层级跨地区、跨层级的党建引领组织;B
社区建立了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工作站,目的都是以灵活的新组织形式应对社区发展问题。

2郾 营造宜产宜居的社区空间,提供针对性服务

产业社区大多伴随着产业园区的建设而生长,其空间规划和服务需求总是与产业类型息息相

关。 例如,现代种业园区需要大量的土地建设种业实验中心、种质资源库、高标准实验田等产业基

础设施,故 A 社区的营造必须储备充足的空间资源,并解决当地土地流转后的集体经济经营和村

民再就业问题。 而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建成了大量电子信息产业的研发中心和工厂之后,面临作为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工人和专家的服务和管理问题,故 B 社区的建设就必须打造功能丰富的生活空

间、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制度空间,满足驻地员工和企业的特定需求。
3郾 培育居民主体性,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

社区营造的本质是要培养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使社区最终达到自组织、自治理的

可持续发展。 因此,产业社区在完成社区环境和生产空间的营造后,必然转向社区认同感和参与意

识的培育,不过这在具有不同自治基础的社区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A 社区摸索出了“3T冶模
式,以实现当地村民对于产业园区建设在人、地、财方面的多维参与,而 B 社区则通过楼层长、楼栋

长、院落长“三长制度冶,培养流动人口的社区认同和公共参与,随着音乐社、互助社等多种自组织

的建立,社区治理也从社区工作站动员员工参与迈向以员工为主体的主动参与。
从社区营造的动力机制来说,罗家德比较了三种治理模式:一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模

式,强调交易关系和竞争逻辑;二是以社群主义为基础的自组织模式,强调情感关系和关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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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层级模式,强调权力关系和权力逻辑,他认为产业社区的营造需要引入民

间自组织,以由下而上的自组织治理配合自上而下的层级制,再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形成三者之

间的平衡[27]。
从上述 2 个案例来看,社区营造都在尽力形成政府、市场、民众三种动力之间的协调。 其中,产

业社区的营造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政府在组织创新、空间营造、服务供给和主体培养四个

营造维度都发挥着积极的推动、规划、供给和引导作用;市场的作用则主要集中于社区空间环境建

设和服务供给的参与;民众作用的发挥主要集中在自我服务和主体性成长的维度。 同时,对于民众

和市场这两类动力参与产业社区营造,政府还要进行重点不同的动员(详见图 1)。

图 1摇 产业社区营造的主要维度和动力机制
摇

具体来看,A 社区是在原有的村庄和社区基础上合并形成的,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发展较

好,呈现出“局部熟人社会冶的特点。 社区干部也有部分原村干部,在社区居民中熟悉度和认可度
都较高,有较好的工作基础。 而作为新建的产业社区,产业基础较弱,园区规划、产业配套设施建
设、企业引入等工作都在进行之中。 因此,政府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市场力量,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

对新的基层治理框架的搭建和社区资源的活化整合,以便为产业园区的建设做好土地、资金和人力
的准备。 而 B 社区所在的街道是先有工厂、后建社区,已经有良好的产业基础,特别是京东方、华
为等大型企业已经形成针对内部员工的管理和服务,但是作为城市基层单元的基础设施、配套服
务、居民自治等还比较欠缺。 因此,政府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居民力量,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细

致而有针对性的服务凝聚人心、形成居民自治组织和自治能力,进而改善社区环境、动员企业融入。
在社区营造的实践中,政府帮扶、市场扶助、民间自发三种力量的行动策略和重点可能会千差万别,
但要营造出产业兴旺、生活幸福、治理有效的产业社区,都离不开这三种治理逻辑的有机融合。

(二)产业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影响因素

在产城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下,产业社区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提供产业园区所不具备的生活功
能、提升其生产能力,而是一种生产和生活空间高度融合、功能混合的产业生态和城市形态。 产业

社区的营造和治理也不仅仅是单纯迎合产业发展的需求,而是产业类型、人口特质、环境基础和居
民自治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最终实现社区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生活福利的提升、社会文化的培
育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社区环境的改善和景观的创造,以及社区产业生态的提升和经济的繁荣。
因此,产业社区的营造呈现出四个明显的精细化治理特点。

1郾 不同产业类型园区的构成造就了产业社区的基础
不同产业类型的园区在地理位置、空间规划、资源需求、基础设施、入驻企业和员工构成方面各

不相同,因而造就了产业社区营造的不同基础。 以农业为主的产业园区,例如,天府种业园区,地处
城市远郊区县,对于土地资源有较大需求,入驻的企业包括国家级和省级的种质测试和资源中心、
成都市的科技服务集团和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以及从事餐饮和文创等服务性产业的小企业,其员
工既包括从事种质资源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包括从事育种和种植的职业农民、从事文创和餐饮
等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 而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园区,例如,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地处近郊区县,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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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有充足的园区建设空间,又要求发达的交通、物流、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保障,其员工包括少量的

管理层、一部分研发人员以及大量中等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 这些不同特征构成了产业社区营造

的基础性条件,决定了其社区自我治理的主体类型和联结方式。
2郾 产业园区的特点决定了产业社区营造的内容

产业园区本身的空间环境(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营商政策)特点决定了社区营造的主要内

容。 对于空间环境尚未建设完成、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产业社区,社区营造首先要完成实质环境的

建设,包括社区的产业园区、道路、住宅、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的建设。 而

对于空间硬件环境比较完善的产业社区,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营商政策等制度环境的建设。 一方面,
发挥社区优势,联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为社区内企业提供针对性服务,例如,B 社区搭建的银行和

企业金融交流平台,提供贷款支持;另一方面,以政务服务、专业服务(法律等)、科技服务、金融服

务为抓手,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激法市场活力,打造区域的基础竞争力。
3郾 社区既有的人口特质决定了产业社区治理的重点

社区既有的人口特质带来不同的治理和服务的需求,决定了产业社区治理的重点问题。 例如,
由大量外来企业技术工人构成的产业社区,一般人口规模大、异质性高、流动性强,具有大都市人际

交往的疏离性、冷漠性等典型特征,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低。 而且企业技术工人往往以中青

年为主,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在高强度和单一化的工作环境下,对于压力疏解、婚恋情感、劳资纠纷

乃至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较强。 而以本地居民为主构成的产业社区,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网络较

为发达,人际交往密切,社区认同感强,能够依赖原村干部和社区干部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动员。 但

是,他们可能需要面临新的产业发展政策和社区内的土地、房屋等资源的活化和再开发,在就业转

型、土地流转、房屋腾退等方面需要与地方政府和开发主体进行较多的协商沟通。 此外,居民的年

龄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等特征也都构成了产业社区的治理基础。
4郾 社区原有的自治基础影响了产业社区的治理模式

社区原有的自治基础,包括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居民自治组织、居民议事会制度等的发育和完

善程度对于产业社区营造的重点和治理模式也有重要影响。 传统的产业园区和工业园区相比于一

般城市社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在治理中社区居民的“消失冶,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基础服务

的对象都是企业。 而在社区营造中,居民才是重要的主体,社区居民的参与表现为多种层次:参与

社区发展方针的制定、参与社区活动的规划和监督、参与社区营造的说明和讨论,以及参与各种具

体的社区活动。 而居民能够以何种形式、在什么层次上参与社区营造的各种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

和需求,与社区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居民自治组织和制度的健全程度密切相关。

图 2摇 产业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影响要素

总的来说,产业社区的总体营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的密切配合、园区企业组织的

积极支持、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多方的共同协作才可能成功。 而在这一原则下,不同的产业社区

还需要根据各自的产业类型、人口特质、环境基础和自治基础,确定产业营造的重点内容和精细化

治理模式(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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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实际上,除了成都市将产业社区单独作为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相并列的一种社区类型外,其
它大多数城市即使强调产业社区建设,也大多是将其作为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市社区来治理。 本

文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产业社区:一是作为一种独特社区类型。 相比于普通城乡社区,产
业社区拥有体系化的产业基础、以产业功能为主导,其营造需要考虑为产业发展灵活搭建的基层治

理组织架构,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生产生活服务,针对社区的人口特质和自治基础探索培

育社区主体性的路径;二是作为一种精细化治理模式。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人产城融合发

展的宏观背景下,健康的城市需要有增长力和推动力的产业支撑,良好的产业区也需要功能复合的

城市空间容纳。 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说,每个充分实现人、产、城融合发展的社区都可以视为“产
业社区冶。 而产业社区所强调的根据产业类型、人口特质、环境基础和自治基础去确定社区营造内

容和治理重点,其实质就是精细化治理,其根本要义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这是对于所有社区的有

效治理都可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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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Fine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忆s New Urbanization

WU Y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ass鄄roots unit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ommunity and combing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industrial commun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dimension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in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two industrial
communities in Chengdu.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1) as a grass鄄roots governance unit based
on industrial space, the industri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resents a diversified model in
practice; (2) the overall building of industrial community involve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pac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ervice supply and subjective growth; ( 3 ) the industri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 multi鄄result, guided by Party building,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 4 ) the industrial typ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environment and autonomy foundation of each industrial
community determine the key content of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fine governance strategie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community; community building; industry and city
integration; fin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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